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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子弹到氢弹，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奇迹是如何产生的？
多年后，几位专家回首往事，讲述了一些印在他们心里的历史片断。

曾有一名法国专家问钱三强：中国为什么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行氢弹爆炸试验？钱三
强的回答是“材料准备得早，理论准备得早。”

还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远
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一个名为221的基地已经
开始建设。

221基地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工厂。第一
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从221基地研制
组装后运往西部试验场的。

今年已经70岁的王菁珩曾任221厂的厂
长。 他见证了当年奔赴高原为我国两弹研制
贡献青春的一批年轻人的付出和奋斗。

住在窑洞里，吃青稞粉、谷子面，一个月两
钱油，几乎没有任何副食品，能吃到的就是白
菜汤。吃不饱就去挖野菜。

当时221基地已经有几万人， 这个队伍能
不能度过生存关，直接决定“两弹”能不能够按
期研制成功，否则会半途而废。所以技术人员
第一年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建设厂房。

当时的保密要求很严，基地还有一个名字
叫青海省矿区办事处。 高原上除缺氧以外，紫
外线特别强，有些人晒的很黑，但是从事的事
业又不能跟家里讲。“矿区” 的科研队伍里，有
一批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朱光亚、
陈能宽……王淦昌在基地一呆就是十多年。

1963年王菁珩分到了221厂的核材料车
间， 一直从事原子弹、 氢弹原料最后的精加
工、成型和组装的工作。

李鹰翔仍记得当时的场景： 大家坐在一
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
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

在这种大讨论当中， 年轻人可以充分发
挥智慧的想象，引发好多科学思想的火花，一
些是新的物理概念，一些新的设计思想，包括
氢弹的原理都是在这种讨论中取得突破的。

■据中国青年报

“金银滩”上的青春奋战

早在1964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听取有关部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曾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但是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各国对氢弹的技术严加保密。原核
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看到过，美国曾有一个记者在一个科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了氢弹的问题，结果受
到美国当局的审查，认为其泄露了氢弹的秘密。实际上文章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公开出版物。

一位专家曾说，不能否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曾借鉴了前苏联的一些东西，但是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依靠
自力更生，从头摸索。

摸索从哪里开始？当时的科研人员只清楚氢弹的基本概念。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问题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李鹰翔回忆， 年轻的科研团队很快进入
状态，先后设计了几十种方案，一个又一个的
方案常常是刚提出来又被否定了， 一段时间
内曾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技术
上的脑力探索，非常艰苦。当时被称为“中国
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院士，从30多岁就开
始“隐姓埋名”，参与氢弹原理的研究。计算繁
复是氢弹研究缓慢的主因之一。上世纪60年
代初， 国内仅在上海有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
的计算机， 但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于当时正
紧鼓密锣进行的原子弹测试。 于敏经常和同
事人手一把计算尺，日夜计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的
精神， 其中的艰苦是脑力劳动和生活条件的
叠加。李鹰翔说，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有了
进展， 于是几十名科研人员要从北京到上海
上计算机进行计算。那时条件有限，上海那边
没有被子， 几十个人出门都是自己带着铺盖
卷。

当时计算机要用计算带打出结果， 非常
繁琐，而且计算带都是一摞一摞的，要用麻袋
装。 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用来小心查看每一
条纸带，因为每一个计算机打的眼，都不能破
裂，如果破裂就可能导致丢失正确的数据。

在这种条件下， 从1965年9月起， 经过
100来天的计算， 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有
了突破。这个问题突破以后，整个氢弹的研制
就像是打开了拥堵的瓶颈， 一下子驶入了快
车道。 当时在北京的邓稼先听到这个消息以
后赶到上海请大家吃饭。 虽然只是一碗阳春
面，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

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
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
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 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
不过30岁出头。中国开始从事核工业的10万
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68％，26~35
岁占了25.5％，两者之和则超过90％。

年轻团队突破“氢弹理论”

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我国如何创造奇迹


